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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路港口，简称“陆港”，也称“无水港”“干港”“旱

码头”，主要是在内陆具有港口服务功能的物流中

心，同时也是内陆地区进出货物的陆路物流中转基

地[1](P115)。与海港不同，陆港特别是传统陆港受地理环

境、交通等因素的制约，其在形成条件、港口功能及腹

地经济有着独特的一面。张家口是清代长城沿线因

商贸兴起的典型陆路枢纽城市。草原贸易兴起后，张

家口的“港口”功能开始凸显，发展成为连接内地与草

原市场的中转贸易枢纽，被称为旱码头或陆路商埠。

目前，学术界对清代张家口的研究主要是从商业、商

人、商品贸易、城市近代化等方面论述①，从陆路港口

的视角审视张家口的城市功能及其市场体系的还较

为缺乏。而从区域历史经济地理角度对港口型城市

研究有重要影响的“港口—腹地”模式，学术界也主要

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紧密结合，研究区域多集中在

沿海、沿江的近代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典

型口岸贸易城市②，极少将这一理论运用到传统陆路

港口城市。本文拟借鉴“港口—腹地”解释框架，从张

家口“港口”形成的原因、条件、功能及其与腹地市场

的内在关系等多方面探析陆路型港口城市与腹地间

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此明晰清代张家口商贸发展的内

在动力及其在内陆城市中的区域典型特征。

一、张家口“港口”形成的区位条件

张家口，又称“张垣”“武城”，位于华北平原西北

部，是冀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历史上，这里是农牧

交错带、民族交错带、地貌过渡带的交界地区，也处

于北方沿海向内地辐射的过渡地带，具有起承东部

沿海连接西北内陆，南联内地北进边疆的重要区位，

地缘优势明显。清代，张家口正是在此种特殊地理

环境下，逐步具备了“港口”形成的区位条件。

(一)在地理位置方面，张家口是内地出入蒙古草

原的重要门户

张家口所处的长城沿线地区，位于蒙古高原与

华北平原两大地理单元的过渡地带。地势由西北到

东南地势分级下降，“自蒙古高原以至沿海平原级级

下降，张家口为一级，居庸关为一级，至北京则惟见平

原”[2]。该地区地形复杂，山川、河谷、盆地相间分布，

阴山山脉从张家口北部穿过，形成高坝以限蒙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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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构成了天然的地理屏障。因而，坝上草原与山地

交界的山口谷道如张家口、独石口，成为进入蒙古草

原的天然孔道。张家口三面环山，东、西太平山对峙

如巨口，北面为清水河入塞的山口，也是蒙古高原进入

山地的隘口。清乾隆《口北三厅志》记载：“二山皆在边

口，相去数百步。对峙如门，张家口之名以此。”[3](P46)

此外，张家口地区作为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政

权军事斗争的前沿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自清以

前北方游牧民族攻取幽燕必经张家口地区；自辽以

后凡是定鼎燕京者必须以张家口地区为屏障 [4] (P167)。

张家口最初的城市雏形是明代宣府镇长城军事防御

体系中的下级军堡——张家口堡，为宣府镇长城沿

线的重要隘口，在战略上处于极冲位置，“两山对峙，

石壁崎峭如削，中设一关，环山为城”[5](P7)。明中后期

“隆庆和议”后，张家口堡被开辟为马市，成为长城沿

线重要的民族贸易互市之所。“本堡(张家口堡)乃全

镇(宣府镇)互市之所，堡离边稍远，恐互市不便，乃砖

垣于其口……堡人习与虏市，远商辐辏其间。”[6](P42)在

清代以前，张家口已成为民族政权间军事斗争、贸易

往来的重要据点。

清初，清廷实现对蒙古草原的统一之后，张家口

的地理区位从边疆转变为内陆。清廷在张家口长城

边墙下开设大、小境门，成为进出蒙古草原的重要关

口。“(长城)关门为数至多，惟东端之山海关，西端嘉

峪关，直隶之张家口为最重要。”[7](P28)

为了笼络和管理蒙古各部，清廷规定内地商人可

以通过领取部票形式前往蒙古各地进行贸易，张家口

成为内地商人前往蒙地的贸易孔道。“东曰大境门，西

曰小境门，系内外出入要隘。设立满洲总管一员统辖

八旗官兵驻防看守，稽查盗贼。其夷汉商民往来贸易

耕种俱由驻防旗员照验部票……”[8](P2812)清中后期，张

家口也是天津与蒙古地区贸易往来的重要隘口。“天

津至蒙古有三道隘口，曰张家口，曰独石口，最后者曰

古北口。其第一口最易通过，第二口极难穿行，而第

三口尤为宽阔。且风景甚为迷人。”[9](P6)可见，张家口

虽无舟楫之便，却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陆路商贸

路线的交通要口，成为“通蒙古之门户，其地势之重要

比山海关尤有过之”[10](P35)。如果将长城比作海岸线的

话，张家口就是连接内地与蒙古草原的陆上口岸，具

有与沿海港口一样的区位功能。其中，蒙古草原市

场与张家口发展最为密切，为陆向腹地范畴。

(二)在交通方面，张家口是草原贸易的转运枢纽

和陆路交通中心

港口作为货物运输枢纽，是水、陆交通的集结点

和货物的集散处，海、陆两种不同运输方式需要在这

里进行换乘。张家口作为陆路交通运输方式的转换

点，是“南北货运的转运终点，驮兽和其他运输工具，

均在此易载”[11](P1292)。这也是其陆港形成条件的重要

因素。早在清前期，清廷西北用兵平定蒙古准噶尔

部期间，张家口就为西北军事物资转运点。“大兵讨

逆，行赍居送，不特刍粟为然。凡甲胄、器械，一切军

需什物，俱由工部制造，委员押送至口，转雇驼脚，运

至军营。每年运费约数十万。”[3] (P295)旅蒙贸易兴起

后，随着商贸范围的扩大，张家口发展成为口内外商

品集散地和转运枢纽。“山西、陕甘、内外蒙古、俄国

边境与其内地之产物，无不集于此地，而后转运各

处。”[12]清末，京张铁路开通后，张家口的转运优势更

加凸显。“我国西北一带，物产富饶。前以铁路未通，

转运维艰。自京绥路通行以来，横亘燕晋，察绥得地

利之胜。于是西北物产，远至蒙古库伦、乌里雅苏台

以及甘肃、宁夏等处，莫不蜂涌而来。”[13]

就港口与腹地内部的货物运输而言，运输网络

是构建港口腹地贸易发展的基础，对港口的兴衰、经

济腹地范围的大小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如水路和

铁路运输网络是近代沿海港口发展的关键因素 [14]。

清代张家口前往草原贸易的交通工具以牛车、骆驼

等传统畜力运输为主。因此，张家口与蒙古草原腹

地的交通体系主要由传统的陆路运输网络构成。那

么，是否可以从陆路港口的视角审视以张家口为中

心的陆路商贸网络呢？关于港口与腹地运输网络构

建，吴松弟指出，近代港口通往腹地的重要交通线，

多以港口城市为起迄点，或与通往港口城市的道路

相联接 [14]。清前期，内地通往蒙古草原腹地的商路

多以张家口为重要节点[15](P218-222)。其中，北路可通过

库伦到达漠北蒙古；西北路经归化可至漠西蒙古；东

北路过多伦诺尔到达蒙古东部地区。清雍正五年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互市条约》，恰克图成为

中俄贸易边境口岸。张家口经库伦至恰克图商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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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俄国际贸易通道，即著名的张库大道。天津开埠

后，张家口也发展成为天津与西北贸易网络中的一个

重要节点。“自张家口以上，道路分为三派。一通内外

蒙古，一通京津，一陕甘北境。货之集散于此地者，不

知凡几。”[12]清末，以张家口为核心节点，已形成连接

内外蒙古以及甘肃、宁夏、陕西及新疆各地商路网。

“张家口东北通多伦、经棚，以达中蒙各部；西北通库

伦、恰克图以及阿尔泰等口；西通归绥、包头、西蒙、

伊乌两蒙以及甘、新等省，实为贸易繁盛之区。”[16](P75)

由以上可以看出，以张家口为核心节点的商路

将西北各地区连接在一起，组成了密集贸易网络。

如果将这个交通网络比作大树的话，张家口—北

京—天津一线就是它的主干。从张家口分出的支线

不断向草原腹地延伸。可以说，张家口是西北地区

与北京、天津等地之间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和交通

中心。正是基于草原运输网络的形成。从而将原本

封闭的蒙古草原市场逐渐纳入全国统一市场中，张

家口也成为草原运输网络中的核心节点。

(三)在经济腹地方面，张家口拥有广大的草原腹

地市场

与沿海港口不同，陆路港口与其腹地都位于内

陆，这就决定陆路港口贸易与腹地经济的流通有其

特殊性。就张家口而言，草原腹地市场是其输出货

物的来源地和输入货物的消费地。由于缺少清代货

物经由张家口进出草原腹地区域范围、流通数量等

有关数据记载，难以按吴松弟所提出的以港口的直

接货物来源或消费区域确定腹地 [17]。不过，在贸易

关系上，贸易依存度是港口与腹地重要的参考标

准。因此，张家口腹地范围可根据本地旅蒙商活动

的空间来判定。这主要缘于草原贸易的特殊性。清

代，由内地输入货物或由草原输出货物均需要旅蒙

商以“出拨子”的形式完成。张家口由于处于出入蒙

古草原的交通要道上，旅蒙商汇集。因而成为旅蒙

商在蒙地交易中占支配贸易的根据地。以旅蒙业为

主的商店在清康熙末年有80余家，雍正年间有90多
家，乾隆年间有190多家，嘉庆年间有230多家，道光

年间有260多家，光绪时期已达530多家[18]。旅蒙商

扮演的其实是一个特殊中间商的角色，专做内陆市

场与草原市场之间的转口贸易。这样，草原腹地市场

对旅蒙商所在的张家口形成一种相互依附关系。因

此，根据张家口旅蒙商的活动范围可窥探其草原腹地

市场概况。兹将张家口旅蒙商主要活动范围列表1。

资料来源：伪满兴安局调查科编《張家口ニ於ケル旅蒙貿易》，1939年，第5-7页。

表1 清代张家口旅蒙商主要活动范围简况表

时间

康熙元年至
六十一年

雍正元年至
十三年

乾隆元年至
六十年

嘉庆元年至
二十五年

道光元年至
三十年

咸丰元年至
十年

同治元年至
十三年

光绪元年至
二十六年

光绪二十七年
至三十四年

宣统元年至
三年

商号数

30店到80店

90余店

190余店

230余店

260余店

290余店

390余店

400余店

530余店

570余店

平均资本额

制钱500吊

制钱500吊

制钱600余吊

制钱600余吊

制钱700余吊

制钱800余吊

制钱850余吊

制钱900吊

纹银800两

纹银900两

贸易额(年)
43.1万吊

59.1万吊

110.7万吊

136.3万吊

166.6万吊

290.6万吊

266.6万吊

551.4万吊

484.4万吊

757.7万吊

主要活动范围

八旗牧场、东西苏尼特旗、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三音诺颜部、札萨克
图汗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多伦诺尔

八旗牧场、东西苏尼特旗、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三音诺颜部、扎萨克
汗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多伦诺尔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
伊犁、古城、唐努乌梁海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
伊犁、古城、唐努乌梁海、前后营地方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
伊犁、古城、唐努乌梁海、前后营地方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
伊犁、古城、唐努乌梁海、前后营地方、热河、林西、经棚一带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伊
犁、古城、唐努乌梁海、前后营地方、热河、林西、经棚、海拉尔、满洲里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伊
犁、古城、唐努乌梁海、前后营地方、热河、林西、经棚、海拉尔、满洲里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伊
犁、古城、唐努乌梁海、前后营地方、热河、林西、经棚、海拉尔、满洲里

多伦诺尔一带、察哈尔全盟、外蒙古四大汗、库伦、买卖城、乌金斯克、伊犁、
古城、唐努马梁海、前后营地方、热河、林西、经棚、海拉尔、满洲里、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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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清代张家口旅蒙商早期的活

动范围主要在蒙古地区，后扩展到新疆的伊犁、古城

等地，清中后期再伸展到东北的海拉尔、满洲里及西

北的青海。可见，张家口的商贸辐射范围之广。

二、张家口城市“港口”功能

港口型城市多以贸易功能为主，除具有运输功

能外，在城市中还会形成货物交易的中转市场及为

贸易服务装卸、加工、运输、交易等服务功能，并在商

品流通、金融汇兑、资本和产业结构上与腹地之间有

稳定经济联系 [19]。清代草原贸易兴起后，张家口在

市场、交通运输、金融等方面凸显港口型城市功能。

(一)内地与草原货物的中转交易市场

港口以运输功能为主，但其能带动所在城市商

贸发展的重要条件是货物能在本地市场上进行交易，

并形成与货物交易相关的商业、运输业、仓储业、金融

业等行业。清代旅蒙贸易兴起后，来自内地和蒙地的

货物在张家口形成中转批发贸易市场。清乾隆末年

《闻见瓣香录》记载：“(张家口)为南北交易之所，凡内

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贾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

布兑换而归。”[20](P215)商品货物一般由商人从内地汇集

到张家口批发转卖给旅蒙商，旅蒙商以出拨子等形式

将货物运往蒙古各地。从内地出口到俄国的货物也

多在张家口市场交易。“茶叶、丝绸和所有其他用于批

发给俄国贸易的中国商品，首先在长城内的一个大型

边疆城市张家口收集，他们经常在那里换手。最后，

他们会安排将茶叶、丝绸和所有其他中国商品运抵恰

克图。”[21]清前中期，经由张家口输出到蒙地和俄国的

商品主要以茶叶、布匹、绸缎及杂货为大宗，从俄国、

蒙地经张家口输入到内地商品则以牲畜、皮毛为主。

北京、山西、汉口、苏州和杭州是与草原贸易的主要内

地市场[22]。汉口是南方的茶叶集散中心，“汉口之茶，

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

南、陕西、青海、新疆。其输至俄国者，皆砖茶也”[23](P110)。

杂货、布匹和绸缎主要由商人从南方的苏州、杭州等

内地市场购入，经京杭大运河或海路到达天津、北京，

再用骆驼、牛车等运送到张家口售卖给旅蒙商，再转

运至蒙地和俄国。而产自蒙古各地的牛、马、羊、皮张

及俄国皮毛复向通过张家口运到上述各地。其中，蒙

古牛、羊主要在北京和华北销售，也有少量运到湖南

和湖北。皮毛在山西、北京等地进行加工后，再转销

到直隶、山东、河南、湖北甚至江南等地[24]。这样，以

牲畜、皮毛、茶叶、绸缎、杂货为主的大宗商品构成了

以张家口为中心市场的中转交易市场。

近代天津港口的崛起，促进了天津与西北地区贸

易的发展。来自西北地区的皮毛等货物便在张家口市

场集结后再运至天津。“(张家口)其进口货，则以牲畜皮

毛为大宗，黄油酪酥次之，羊毛与驼毛数额尤巨，皆道

天津而转输外洋者。”[25](P37)而“由天津输入于张家口则以

茶为大宗，诸商货亦甚伙。以张家口占着贸易之中心，

蒙古一带及黄河之上流暨甘肃全部皆仰其供给”[26](P8-9)。

(二)草原贸易的转运中心

港口城市作为运输枢纽，运输、中转功能是城市功

能的重要体现。张家口作为南北货物汇集地，转运运

输业十分发达。“所谓骆驼商队者，以张家口为中心，南

至丰台，北至喇嘛庙、库伦、归化城，远或至科布多、乌

里雅苏台、恰克图一带之穷边。”[27](P4)清中后期，仅运茶一

项，由天津经张家口运往恰克图，每年运费约用银 100
万两 [9](P173)。每年由张家口运往库伦的货物，据规划

张库铁路时估算，需用骆驼为5万峰[9](P140)。据波兹德

涅耶夫考察，清末俄商在张家口转运行连同堆栈开销，每

家要支出1-1.2万两银子[28](723)。“张家口商人自述其贸

易情形：每当极盛时，凡骆驼通过其地者有一万余头，

由张家口当地之所发行，亦日有骆驼一千余，马五百余，

源源不绝，则其商务之发达，不亦想象可得矣乎。”[29]

张家口与运输业相关的牲畜养殖业、服务业也

十分兴盛。清乾隆年间，张家口有养牛户57家，多集

中在张家口大境门外的南天门、元宝山等郊区各村，

最大的养牛户有牛千头 [30](P16)。清光绪年间，据波兹

德涅耶夫考察，用牛运输的老倌车在丰镇有 2100辆
左右，俄国每年至少有12000箱茶叶是由丰镇的老倌

车从张家口运到库伦的[31](P48)。养驼户多在张家口下

堡附近，有的大户一家就有骆驼400-500峰[32](P56)。其

中，有不少养驼户还发展成一批专业运输商号，著名

的有天德公和宝顺栈等。

此外，还有大量蒙古人来张家口从事运输业

务。“由中国本部输入张家口者，则以砖茶为大宗，其

他烟草杂货亦不少。中国人以此地为茶叶贸易之中

心，由此转运于恰克图、库伦及蒙古内地。以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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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蒙人大多来此运货以营生计。”[33]

(三)形成了为“港口”贸易服务的相关行业

1.仓储业。港口作为货物集结点，在城市中会

形成中转运输、装卸仓储等物流服务功能。张家口

商贸以批发贸易为主，有大宗货物在这里交易。需

要设置仓库来储存货物。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科瓦列夫斯基经考察后论述说：“张家口是运至恰克

图所有货品的出关之地，那里专门有一个宽敞的大

院子，很多店铺和仓库都设在里边，用以储存俄国的

货物以及要运往俄国的茶叶。”[34](P91)当地一些较大的

批发商铺如茶庄、皮毛庄，一般都是兼有仓储性质的

“货栈”。“自乾嘉至道光年间，为晋商对俄贸易全盛

时代。在东口及恰克图之货房，有一百零八家之多，

其营业多以贩运红茶为主。”[35]由于经张家口去往草

原贸易的路途遥远，运输的驼帮常以库伦和张家口

两地作为货物的临时储存地，以方便运输[36](P92)。

2.金融业。金融是为贸易服务的，大宗商品交易

必然伴随着资本流通。有论者指出，清前中期张家口

成为北方金融中心的原因，正是草原贸易对资金需求

量甚大，周转期长，催生了张家口账局、票号等金融机

构的产生[37]。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在张家口设立，

即与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密切相关。“其票庄之创置

为内地汇兑之肇始，晋人恃有此项金融组织为其后

援，其独占中俄贸易之牛耳，固无足异也。”[38]仅清道

光三十年(1850年)，张家口日升昌分号与内地13个城

市进行通汇业务，汇兑往来金额达163364两[37]。

账局是在张家口最早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

的金融机构。清中叶，张家口开设的账局有十几家，

其中著名的祥发永、大升玉的资本都达四五万两[39](P10)。

不过，笔者认为，账局的产生应与标期制度的形成密

切相关。民国《银行周报》对标期制度作如下论述：

“查标期之发源，实由于对蒙俄之贸易。清时外蒙对

俄贸易之中心在库伦，而张家口则为内地去库伦必

经之关口，出关即为口外……其金融周转之时期需

约一年，仰赖东口金融界为之调济。每年总结账一

次，必须以镖车运现银交解，因有一年一次之标

期。”[40]而账局的借贷也多以一年为期。这说明，张

家口与草原腹地之间形成了统一的金融结算体系。

科瓦列夫斯基则进一步佐证说：“这里白银的汇率与

北京不同，却与恰克图、库伦相同，看起来张家口好

像是这些地方的补充和延伸一样。”[34](P91)

3.加工业。张家口的“港口”贸易带动了当地加

工业的发展。民国《万全县志》载：“在昔平绥路未通

时，所有本口之工商业皆兢兢业业悉本旧规，以与蒙

古各盟旗交易。出口货为烟、茶、油、酒、米、面、布

匹、糖味、海味、铁器、瓷器等日常用品，入口货为皮

毛、牲畜、盐碱、木料、蘑菇、奶食等。所有出口入口

各货，如系原料或须改制者多有在本口制造成品及

改装运发。”[41](P201)特别是清后期，在皮毛贸易带动下，

张家口成为主要的皮毛加工中心。1909年天津海关

报告记载：“惟本省之张家口，晋省之交城县同为熟

皮之中心点，山羊皮均熟于张家口，羔皮成熟于交

城。山羊皮亦有自出产之区收集后运至张家口，拣

选、剔净、缝之而成被褥，方可运津。其余运津之各

项皮张，亦皆在内地缝之为袍、为褂，故营此缝工者

已成一大事业，计每年工资约3000000两之谱。”[9](P281)

4.经纪。经纪系介绍买卖双方交易的中介商

人。张家口的经纪也主要从事商贸服务业务。恰克

图互市后，从北京和其他城市来张家口的批发商人

会购入从恰克图运来的俄国商品，然后由经纪人或

伙计之手，分运到各省或较大的集市[42](P221)。天津开

埠以后，不少外国洋行来张家口采购皮毛等货物，促

使张家口产生了专为外商服务的买办经纪。如天津

洋商从张家口购入羊毛，“并非直接购诸蒙古，乃先

遣我国人做介绍，然后经行家之手而买入之”[43](P26)。

在张家口的俄国商人也是通过当地买办进行交易。

“与其他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商人一样，俄国商人也是

通过中国商务买办进行商品交易的。这些买办受自

己同胞的委托，专门和外国人打交道。”[44](P28)

三、张家口草原腹地市场与市场等级

目前，关于张家口市场体系与等级划分的界定，

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松弟根据克里斯泰勒的中心

理论，将张家口置于天津腹地内区域中心市场地位，

张家口下又分中级市场和农牧区的集市及庙会等为

主的初级市场[45](P169-175)。但这种划分是基于近代铁路

等新式交通兴起后，天津与腹地内形成不同程度贸

易关系而确定的且将张家口与太原、兰州等城市一

样看作是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市场地位。而清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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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口在天津开埠前后均发挥着连接内地市场与草原

市场的中转贸易作用，其陆港的定位并未发生变

化。实际上，张家口在天津与草原市场之间发挥着

一种转口功能，其关系“犹若汉口之于上海”[26](P8)。

从港口腹地市场结构角度出发评析张家口市场

体系，可根据贸易依存度将张家口的腹地市场分为

核心腹地区与边缘腹地区。如前文所述清代张家口

的草原腹地市场范围虽极广，但与张家口形成直接

贸易依存关系的主要是核心腹地区。有清一代，张

家口与归化城是草原贸易的两大重要枢纽。张家口

的核心贸易范围主要在蒙古草原中部以东，归化城

则以草原西部和新疆为主[46]。这也与张家口旅蒙商

人在蒙古草原的集中活动范围相符合。《山西商人西

北贸易盛衰调查记》中对以晋商为主的旅蒙商记述

道：“晋商经营西北商务，有蒙俄两部，而其总汇之处

皆在东口西口。东口者，张家口也，北至库伦、恰克图

等处。西口者，绥远城也，西北至包头、宁夏、新疆、伊

犁、塔城、科布多、乌梁海及俄属各地。”[35]民国时期，

张库交通断绝和日本占领内蒙古东部后，蒙古核心腹

地市场基本消失，张家口商贸因而走向衰落。“外蒙既

入俄人的经济势力范围，内蒙又有于日人掌握的危

险，则其损失，将绝不止张家口地位之衰落。”[47](P106)

鉴于此，本文只对张家口核心腹地市场情况作

论述。

就张家口的草原腹地市场等级划分而言，笔者认

为，作为“承上启下”的中间市场，除具备一定的市场规

模外，还需要位于草原腹地交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以

发挥其重要的货物集散功能。为此，笔者将清代张家

口腹地市场分为中心市场、集散市场和基层市场。中心

市场为张家口，直接面向集散市场和基层市场。集散

市场主要有库伦、恰克图、多伦诺尔。恰克图为中俄互

市之所，是中俄货物集散地；库伦为漠北蒙古的政治、

宗教、商业中心；多伦诺尔为蒙古东路宗教中心和商业

重镇。基层市场则为较小的市镇、旗地、王府、寺院等。

(一)中心市场

张家口作为中心市场，是北方重要的陆路贸易

中心。“(张家口)为中国内地与中国蒙古之关门。在

东北则有多伦诺尔，在北部各省间则有山西归化及

大同府，次则甘肃之兰州、甘州、凉州、宁夏府等，皆

与张家口往来贸易。”[26]

其贸易主体由三部分组成。“一华俄陆路之贸

易，一洋商间接之贸易，又其一则中国与蒙古间之贸

易。所谓华俄陆路贸易者，以中国之茶之丝之织物

之杂货，销路最为广远。由内地输出经库伦运送恰

克图。而俄商则输送兽皮织物及其他杂货，专使槖

驼横断沙漠，而运来以至于张家口。此其商务之大

者也。所谓洋商间接贸易者，诸外国商人以华商之

名义开设商店于其地，每岁收买皮毛羽革之数甚伙以

运至外洋。此其商务之次者也。所谓中国与蒙古间

之贸易者，凡华商均得自由营业。”[29]张家口也是俄

国、内地、蒙地等地产品和天津进口物资的集散地。

兹将清末张家口市场上主要商品情况列表2如下。

表2 清末张家口市场主要商品情况表

资料来源：李廷玉《游蒙日记》，民国4年(1915年)铅印本，第33-36页。

种类

皮类

毛类
牲畜类
绒货类

食品、药材类

布帛类

绸缎类
杂货类
茶叶

主要商品
海龙、银针、狐皮、水獭、海猫
猞猁狲、灰鼠、珍珠毛、骨种羊、羔儿皮、山羊皮、山狸皮、起青皮、
老羊皮、兔儿狲、猾子皮、獭儿皮、牛马皮
羊毛、驼毛、马尾子
牛、马、羊、驼等
哈喇、回绒、哔兔、 锦、 布
盐、奶酪、乳皮、黄油、奶豆腐、松葫芦、葫麻油、烧酒、黄酒
发菜、葡萄酒、杏干、鸦片、水烟
黄芪、鹿茸
棉花、大布、梭布、棉线、葛布、夏布
洋布、洋哔叽、洋缎、羽缎、羽毛及各种洋货
贡缎、宁绸、花缎、湖绉、纺绸、宫缎、线绉、纱、罗、绒线、珠线、栏杆
纸、瓷器、海味、干菜、糖、藤、竹
红梅茶、砖茶、篓子茶、细末砖茶、香片茶

销售地
出俄国销内地

出蒙古销天津及内地

出蒙古销外洋
出蒙古销本地及京都等地
出俄国销内地
出蒙古销内地
出甘肃、新疆等地销京津等地
出恰克图销内地
出直隶、江南销本口、库伦、恰克图及蒙古各地
由天津运销本口及蒙古
出江南等地销本口及蒙古
出江南等地销蒙古
出湖广销俄国、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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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中心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商业兴盛。

民国元年(1912年)，张家口人口已有 13.2万人，商店

数量1037家，年交易额达2248.1万两[48](P17)。

(二)集散市场

1.库伦

清代库伦为漠北蒙古的政治、经济、宗教中心，

也是张家口旅蒙商人商业活动中心。至19世纪初，

库伦“市分二区，汉蒙分处，货物充牣，人烟稠密，口

三万余”[49](P69)，成为整个漠北蒙古商业批发和零售中

心。经济腹地包括车臣汗及土谢图汗二盟，以及库

苏古尔境内及三音诺颜汗东部[50](P17-18)。

库伦是张库大道重要的商贸节点，也是张家口

与恰克图之间重要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张库是

内地与外蒙交易的重要商埠，外蒙输出的货物，大部

分先集于库伦而由张家口入内地。内地输往外蒙的

货物，亦先集于张家口而由库伦分销外蒙各地。”[51]

由张家口销往蒙地的茶叶也大部在库伦集散。“中俄

未绝交前，由张家口运售库伦茶叶多则四十余万箱，

少亦有三十万箱，获利甚巨。”[52](P2047)张库间的皮毛贸

易业很兴盛，有专门经营库伦贸易的库伦庄，“库伦

庄皮张行每年贸易额合计在六百万两上下，业此者

亦有二十余家”[53]。羔儿皮、山羊皮、老羊皮等皮货，

以库伦为总汇运至张家口销售内地及天津洋行[54](P33)。

张家口与库伦贸易关系最为紧密。“张垣为察省重

镇，乃入库之咽喉，向为西北经济之枢纽，商业之重

心。自逊清咸丰十年，与库伦同时辟为商埠后，与库

伦之关系更为密切，车驼辐辏，商贾往来，实为张库

通商之始。”[55]后随着民国时期外蒙古宣布独立，张

库交通断绝，以库伦为中心的外蒙腹地市场消失，张

家口商贸也衰落下去。

2.恰克图

恰克图，又称“买卖城”，清雍正五年(1727年)被
定为中俄互市之所后，商贸逐渐兴盛。“至乾隆五十

七年，又与定约五条，仍开互市场于恰克图。自是蒙

古沿边贸易，均归此处。俄人之至京贸易者，亦取道

于此。百货云集，为中俄于蒙古陆路贸易之中心点，

居然一大都会。”[25](P31)

张家口是中俄恰克图贸易货物的集结点和中转

市场。早在清康熙年间，中国对俄贸易所需的茶、

布、粮米均由张家口运往[56](P92)。中俄恰克图贸易以茶

叶、皮毛等货物为大宗。“茶市以张家口为枢纽……自

秋至于初春，最为繁盛，所至骆驼以千数，一驼负四

箱运至恰克图。”[25](P37)经恰克图进口的俄国商品也主

要由商人贩运至张家口，“上堡也是中国对俄贸易的

集中点。几乎全部的俄国呢绒和各种绒布以及俄国

出口的全部毛皮制品都是先运到上堡的货栈，然后

批发给下堡”[28](P704)。《天津条约》签订后，俄国商人可

以进入内地自行采购茶叶等商品，经天津至恰克图

商路的茶叶贸易日益兴盛，恰克图作为中俄商品集

散市场的地位不断下降，但俄国对华的贸易则越来

越依靠恰克图口岸和恰克图商道[57](P75)。清光绪三十

年(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开通后，中俄传统恰克图

贸易路线发生改变，恰克图的贸易地位随之下降，

张家口与恰克图的贸易关系也随之不断下降。

3.多伦诺尔

多伦诺尔为清代口北三厅之一，地理位置背靠

内外蒙古草原，地接新开垦农业区，贸易范围极广，

从内蒙古的各盟旗尤其是从锡林郭勒、昭乌达、哲里

木各盟旗到库伦，并延伸至恰克图等地。清嘉道年

间，多伦诺尔贸易最盛，有商号3000余家，已成为内

蒙古东部重要的商业城市[58]。经济腹地主要包括蒙

古东部的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及库伦以东的喀尔

喀蒙古地区。

张家口与多伦诺尔商贸联系密切。多伦诺尔为

张家口去往东北方向的商路节点，是张家口有力的经

济外延地。清乾隆年间，已有张家口商人前往贸易。

“今多伦诺尔游牧之区，地处偏僻，不过附近之张家口

零星小贩，装载茶布等物前往货卖，以是惟万全县民

人在该处者独多。”[3](P129)多伦诺尔贸易的主要商品也

多由张家口转运买卖。清末民初，多伦诺尔每年由张

家口输入的砖茶就达约20万斤，经张家口输出的畜

产品：牛约1万头，马约1.5万头，羊约20万头，羊毛约

250万斤[59](P288-289)。天津、营口、大连等沿海港口开埠后，

内蒙古东部一带货物可以经营口、大连港口运出[60]。

特别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东铁路修通以后，

内蒙古东部货物多由铁路运出，多伦诺尔在内蒙古东

部集散市场地位不断下降。“自关内外铁路与俄人相

接，一切货物全归东省。此为商业败坏之原因。”[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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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层市场

张家口的草原腹地基层市场主要以小城镇、寺

庙、王府为中心形成的商业点。区域主要集中在八

旗察哈尔、锡林郭勒盟、昭乌达盟和以库伦为中心的

漠北蒙古等地区。其商品流动多为旅蒙商以行庄和

坐庄两种“出拨子”的形式贸易。

1.基层城镇市场

基层城镇市场主要位于蒙古地区各盟旗衙署、

王府和规模较大的寺院以及汉族移民较多地区设立

的厅、县衙署所在地。这些城镇规模虽小，但为各

自影响地域范围内，旅蒙商与蒙民贸易的主要地

点[61](P235)。因而，基层城镇也是小规模旅蒙商人在草

原腹地内的聚集地。此外，位于商路沿线的台站等

交通要点，如张库大道上滂江、乌德、叨林等也是基

层市场重要的集散点。

张家口、库伦等地的旅蒙商多以坐庄的形式，将

店铺设在各基层城镇市场。旅蒙商在这些地方一般

建有固定的房屋，在西乌珠穆王府等不允许建造房

屋的地方，旅蒙商则在附近建造蒙古包开展贸易 [60]。

在城镇市场中规模较大的坐庄，常派出小规模拨子

赴附近蒙地各处与蒙地牧民直接贸易，并在蒙地形

成了密集的行商网 [60]。这样一来，基层城镇就发展

成为上层市场旅蒙商的重要据点。如民国时期，据

日本学者调查，张家口旅蒙商店铺设在临近内蒙古

城镇的坐庄达数百家。其中，西苏尼特旗各地有67
店，东苏尼特旗总计53店，东阿巴哈纳尔有22店，东

西阿巴嘎旗有17店，东西浩济特旗有6店，东西乌珠

穆沁旗有24店，察哈尔旗中正白、镶白、镶黄以下的

各旗有29店，乌兰察布盟四子王府有1店[61](P246-247)。

2.基层农牧市场

基层农牧市场广泛分布于草原腹地农、牧区内

的集市、庙会和农牧民聚居、游牧点。旅蒙商多以行

庄的形式，每年在固定时间带上农牧民所需要的砖

茶、砂糖、棉布、褥子、绸缎、皮靴、马鞍、鞭等日用商

品去集市、蒙民的蒙古包和喇嘛庙附近，通过以物易

物，换取蒙古牧民生产的畜产品，如毛皮、兽毛、牲畜

等，然后再将这些商品运送到城镇市场及大的集散

市场销售。清末，延清在《奉使车臣汗记程诗》中对

张家口行商在布楞的交易情形有具体描述：“为觅蝇

头利，奔驰路几千。求沽藏犊玉，赚取守囊钱。驼

橐凭携带，牛车佐贸迁。日中为市处，远亦到胡

天。不须询物价，无复有便宜。利或逾三倍，偿非责

一时。”[5](P426-427)诗中记述了在基层市场交易形式除以

物换物外，还可采用借贷方式，“偿非责一时”则说明

了这一点。“张家口商人，多用骆驼载物，游行蒙古内

地。此种行商，乃全与蒙人以货物交换者。交换方

法，一当场授受，一刻期交物。”[27](P5)

在基层市场，由于蒙民对张家口旅蒙商手中商

品有依赖性，往往兑换交易是不对等的。这样，蒙民

与旅蒙商之间往往容易形成借贷形式的债权关系。

据M.Sanjdorj的研究结果显示，清咸丰五年(1855年)，
仅土谢图汗部债务累积已达72.7万两[62](P50-58)。

四、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张家口是长城沿线典型的陆路

港口型城市。其无论从区位条件、港口功能还是腹

地市场的构建，均体现出港口型城市的主要特点。

但在贸易方式、运输条件、腹地市场体系等方面则与

近代海港城市存在较大差异，具有其独特的一面。

因此，围绕张家口陆港发展模式的中心问题，笔者拟

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张家口陆路港口的形成得益于优越的区

位条件。清代，张家口是出入蒙古草原的重要门户，

是内地与蒙古草原货物转运枢纽，也是内地大宗商

品输入及草原物产输出的重要通道。张家口在此基

础上，依靠长距离陆路运输与蒙地构建了运输贸易

网络和草原腹地市场。这也是张家口同其他陆路交

通枢纽相比所具有的“港口”条件优势。如清代归化

也是蒙古草原重要陆路枢纽，但近代西北皮毛贸易

兴起后，包头依靠便利的区位条件取代归化成为西

北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中心[63]。

其次，张家口的港口功能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

在体现。从对张家口城市功能的考察可以发现，城

市各功能之间形成了完整的港口功能体系。张家口

中转交易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城市仓储、金融、运输

等行业的发展，进而提升了张家口在内地与草原市

场之间的转口贸易中心地位，并体现出陆港型城市

的主要特点。以往相关学者对清代张家口研究多从

商业、交通、金融等各要素去展开考察，而忽略了张

··7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明 清 史2021.5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家口城市港口功能的整体性。

再者，张家口存在着“港口—腹地”模式下的草

原等级腹地市场。从陆路港口角度切入，将“港口—

腹地”模式运用到张家口市场体系上，无疑会对这一

模式的内涵进一步提升和扩展。就与腹地市场贸易

的依存度而言，张家口的核心腹地市场主要位于旅

蒙商集中活动的蒙古中东部地区。在市场等级划分

上，主要按货物的集散程度，将腹地市场分为以库

伦、恰克图、多伦诺尔为中心的二级集散市场，以及

以城镇市场和农牧市场为贸易网点的基层市场。

此外，传统陆港与其他港口相比的劣势主要体

现在运输工具和成本上。张家口以骆驼、牛车为主

的传统陆路方式，相对于近代航运与铁路而言，价格

高、效率低。这就决定了其腹地的大小和发展水平，

难以实现具有伸长纵深的广阔腹地。一旦近代新式

交通工具在腹地内推广和普及，其港口功能优势将

不复存在。

注释：

①主要成果参见牛国桢、梁学诚《张库商道与旅蒙商述

略》(《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许檀《清代前期北方商城

张家口的崛起》(《北方论丛》1998年第5期)、《清代后期晋商在

张家口的经营活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期)，陶德臣《清代民国时期的张家口茶叶集散市场》

(《茶叶通报》2011年第 2期)，何一民、付娟《从军城到商城：清

代边境军事城市功能的转变——以腾冲、张家口为例》(《史学

集刊》2014年第6期)，等等。

②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

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

版社 1998年版)，吴松弟《通商口岸与近代的城市和区域发

展——从港口一腹地的角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6年第 6期)，樊如森《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
1937)》(东方出版中心 2007年版)，徐蕴《近代长江上游港口与

腹地经济关系的比较研究——以宜昌、重庆、万县为中心

(1877-1936)》(《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9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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